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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再有四天，就要迎来“五一”国际劳动节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劳动节。各行各

业的劳动者们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宅家期之后，期盼复工复产的心情更加迫切。

他们是无数劳动者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个：他看着积压的货物，心里有着说不出

的无奈；他背负老伴的药费儿子的房贷，装着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回到车间；往常

觉得单调、乏味的机器声，现在听起来非常悦耳，透着生命的激情……回到再熟悉

不过的车间、工厂，他们比以往更加珍惜劳动的权利。

所以，他们写下这些话：“沉默已久的机器开始轰鸣，像在唱歌”“在人们还沉陷

于往事、纠结于得失、计较着生死之际，一个中国矿工普通的一家子，就在灯火的照

耀下，比其他的人们，提前若干小时，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字里行间散发着劳动

者由衷的自豪感。

本期，家园版编发五位不同岗位劳动者所写的散文、诗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劳动节里，感受劳动的快乐。

生命 与 生产
——“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文学作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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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文学作品荟萃

老李举着测温仪，给一个个经过大门的

人检测体温。口罩上的眼睛温和中透着严

肃，严肃中透着温和，仿佛生与死把握在他

手中，一丝马虎不得，怠慢不得。

被疫情影响的人们，本心有着严谨的防

范，嘴巴和鼻子躲在口罩里，口罩和口罩隔

着一些距离。人们快速走向一个个车间，你

好？你来了……之类的问话用眼睛，或者被

手势代替。

缝伞车间，每个工作台间隔三米，这么

远的距离是防止病毒特意拉开的距离。这

个距离仿佛是绝对的安全距离，这个距离潜

伏着一种疼，对疫情的。

工人们走向自己的位置坐下，口罩外一双

双眼睛盯着伞，一根针一根针开始上下飞奔，

线穿过伞布，一拉，发出滋滋的声音。这滋滋

声在疫情发生前没觉得好，单调、乏味，现在听

起来非常好听，非常悦耳，透着生命的激情。

歇息一下劳累的脖颈，偶尔抬头一撇，遇

到另一双女人的眼睛，我和她相视一笑。健健

康康活着，挣一份工资，以前看起来很普通，很

平常的事情，现在感觉是多么幸福，多么美

好。一场瘟疫让人们反思很多，珍惜很多，一

个微笑，一个碰撞的眼神，甚至身边的伞都因

为生命的健康撒播着一种快乐和意动。

低下头，继续手里的动作，老李这时走

进车间，双手一拍，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他

用手做出几个动作，加油，努力，做好防护，

一种暖在车间荡漾开来。

老李是副厂长，一是检查口罩，二是看看

有没有人扎堆。他的眼睛在一张张脸上滑过，

就像一个带兵打仗的班长检查战士挖的战壕，

带着感情，又不留情面。如果他发现谁没戴好

口罩，或者肢体靠近，会用手势严厉地喊出车

间训示，甚至赶出工厂。有个同事背后说他是

厂子里一只苍蝇，无缝不钻的苍蝇，同事说的

时候没有贬低的意思，反而带着尊敬。厂子虽

然恢复生产，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做好防护，是

对自己，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这是每个车间贴

着的标语，也是工厂对人们的要求。

车间一时寂静，老李的眼睛严肃中透着温

和，温和中透着严肃。一只鸟的叫声突然经过

敞开的门窗传进来，人们的心头又是一热。

这是一个处在乡村的伞厂，厂子的院墙

外一面是大路，三面是田野。鸟，大自然活

跃的精灵，似乎没受到疫情的威胁，一直用

歌喉唱着这个春天。

疫情结束，我们也会像天空的鸟一样自

由地，欢畅地奔跑、呼吸。老李的话让所有

的眼睛都放出光彩，车间默默地爆发着一种

动力，动力又变成激情，拉线的滋滋声再次

响起，好像一首奋进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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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3 个月，做母亲的她，哼着儿歌，一遍遍

地，把他哄睡了。她在孩子熟睡际，仔细端详过了：

那眉毛、鼻子、耳朵，还有嘴唇的轮廓，额头的痣，跟

他井下的父亲，一模一样。到底是一个模子倒出来

的，没有区别。区别也是有的，孩子是一块美玉，红

润中带着白皙。而孩子的父亲，肯定是一块煤炭，

苍黑中透出阳刚。

孩子的未来，会跟他父亲一样吗?
哦，又一个煤娃。她在心里，自言自语许多许

多遍了。

趁着孩子熟睡，她得抓紧做饭。现在，已过深

夜零点。孩子他爸，从出井，洗澡，坐矿上班车半小

时，凌晨 1点不到，就回家了。她得把饭做香，酒斟

满，菜备好，让出井的孩子他爸，吃到可口饭菜。

采煤艰辛，她不曾体会。但她知道，这个时间

段，还在为工作操劳的人，值得尊敬。其实，他的工

作，就是为爱付出，为家付出。难道不值得尊敬呢？

何况，这人还是她丈夫。想到这里，她开心笑

了，骄傲神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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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翻一个身，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连

忙床上坐起，撩开床褥，一手伸向孩子，一手去摇身

边的人。

但身边被窝，早就空了。

他赶着回家，吃完晚饭。也过凌晨两点了。盯

着孩子，看了几眼，转头去望妻子时，见妻子正在厨

房，洗涮，收拾，身子便倒在床边，沉沉入梦了。以

至妻子挨过来，靠向他胸脯时，他都不知道。

妻子爱怜地看了他一眼，收起身体里的波澜，

也倒一边睡了。

3

他作为采煤班大班长。工作不好干。现在正

赶上疫情，又是用煤关键时候，但井下的煤，就是出

不来。为此，他和队长，几次沟通，班里也开了几次

会，终于定下了措施，加大机械化开采力度。因此，

他睡了不足 3小时，便悄悄起床，去厨房舀瓢水，扑

在脸上，不及刷牙漱口，就赶到矿上，忙着下井了。

新的综采机器，已经到了井下，正在工作面安

装呢。这个宝贝疙瘩，在他心中，不亚于家里那个 3
个月的宝贝。

4

电控、牵引、截割、滚筒、支撑腿、行走箱，过渡

架和摇伸臂，高强度板全焊 ......这些综采的技术要

点，他已经背熟了。

他一直有个愿望，一定要把这些

宝贝疙瘩，玩得溜溜地转，

飞 快 地 转 ，安 全 高 效 地

转。要让兄弟们汗少

流 ，血 不 流 ，而 煤 多

出 ，钱 多 挣 。

要实现这个愿

望 ，必 须 下 功

夫读书。一

时 之 间 ，

读 书 ，成

了这个大班长最大爱好。

他知道，父辈的梦，他要完成，儿子的梦，他要

实现。

做到了这些，才不算白活。 人这一生，必须要

有点梦，而综采，就是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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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井下做梦时，他的妻子，已经起床，扭亮

了堂屋的灯开关。光明，一下子就让整个房间，都

亮堂起来。

其实，整个矿山，都在清晨灯火的照耀下，格外

地亮堂了。

他们的儿子，还在床上，伸胳膊蹬脚，咯咯地

笑着。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在人们还沉陷于往事、

纠结于得失、计较着生死之际，一个中国矿工普通

的一家子，就在灯火的照耀下，比其他的人们，提前

若干小时，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他们深深地知道，这亮堂的日子，都是煤

供应的。正因为有了煤，也才有

了灯火通明的祖国。

煤，我灯火通明的祖国哟
松林湾

煤，我灯火通明的祖国哟
松林湾

煤矿职工煤矿职工

扫码，测体温，登记，消毒

程序一道也不能少，防疫如防虎

阳光照着戴口罩的工友

“老四川”背负老伴的药费儿子的房贷

回来了

“小河南”行囊装着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

回来了

“大东北”两口子也回来了，抖落掉浑身

的雪花

回到车间，就像回到自己另一个家

看到机器，就像看到分别已久的战友

我背起喷雾器，向病毒开战

安全的弦始终紧绷着，每天两次

消毒液喷洒遍每一个角落

风雨只是一场噩梦，总会雨过天晴的

厂门旁的桃树，不惧威胁

一如既往地开。一朵张开了花萼

一朵探出了花苞，一朵展开了花瓣

每一朵都绽放出一轮耀眼的红日

口罩是必须的，酒精和消毒液是必须的

多一层防护，就多一道防火墙

额温枪指向额头或手腕，显示的数字

37.2℃以下，大家才放心

沉默已久的机器开始轰鸣，像在唱歌

那群包装女工，自觉隔开一米的距离

生活握在手里，把品质和健康装进去

把希望和寄托装进去，再怎么疲惫

也舍不得停下来。劳作，幸福而充实

那个搬货物的装卸工，堆成山一样的产品里

堆积着老母亲的硬朗，妻子的柴米油盐

那个年近六十的清洁工，一丝不苟地扫地

那个开大货车的中年男人，车轮欢快地前行

祝你平安，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仓库车间

我们有诗人的多愁善感、诗意情怀

我们更有工人的爱岗敬业、责任与担当

出太阳了，多日的阴暗和沉闷一扫而空

厂区的樱花开了，美好的春光已经到来

承担
李克利

食品厂职工

复工的伞厂
严先云

红日
史宝山

清洁工

制伞厂工人

在家自我隔离了已有两个月左右，3月 1日上

午，我在村内限定的区域闲逛，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我还以为是家人打过来的，心里嘀咕着：出门还没

两分钟呢！催什么催。当我从裤兜里不慌不忙地

拿出手机，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的温州地区固定

号码，心想应该不会是那些推销电话吧！我无精打

采地按下了通话键：“您好！我是虹桥商贸城办公

室的，现在通知你户从今天开始，可以正常营业了，

但必须要去行政审批中心登记备案。”

日盼夜盼总算允许复工了。刚才心里的乌云

瞬间被吹散，一步并作两步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妻子。我俩早就想去店里把冬款的棉鞋收拾

一下，前段时间因疫情比较严峻各卡口严防死守，

寸步难行。

复工心切，妻早早下厨准备午饭了。疫情这

几个月有的是空闲时间，吃饭自然也就细嚼慢咽慢

慢品尝。此一时彼一时，自从接了那个电话后，我

俩匆匆忙忙地扒了几口饭，骑上“小毛驴”兴奋地出

发了。大概因为饭点时间，卡口的执勤人员只有 3
人在值守，看到我们要出门，一个年龄跟我相仿，手

拿消毒液，身穿党员志愿者马夹的男子让我们出示

“健康码”和身份证，同时叫我俩填好联系方式。

一路走来，各行各业的店铺陆续开门迎客。

我家离妻经营的店铺很近，走路约 5 分钟时间。

摆停了两个多月的商业街，在逐渐恢复。然而东

面朝北和朝南的大门还是紧闭，顾客只能从老市

场西边的北门经过量体温、扫健康码、喷洒消毒

液、一切都正常后方可进入，购物完后必须从南门

出去。市场在防疫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

虹桥镇政府行政审批

中心离商城很近，我俩分

工，她去开门营业，备案之事交我

去办理。

还没到审批中心，远远地就看到

大门外戒备森严，排队方式也跟以往

不同，每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早

把健康码打开等待保安扫，是绿码后才

能进入第二关量体温，没有发烧消毒完

才可进去。过来备案复工复产的企业和

商铺虽然很多，但是大家都很安静，秩序井

然，少了往日的交头接耳。约半个小时左

右，鞋店通过了审核。

居家隔离时还是寒冬，本来店里的棉

鞋在正月初到元宵节前后，仍可以销售出

百八十双。如今只好把它们整理起来下半年拿

出来“白菜价”处理掉。

我负责先把冬款童鞋上的灰层和污垢清理干

净，然后把它们放进量身定做的包装盒里“长眠”3
个季节。妻则担负把鞋架擦拭一新，继而把一件

件换季鞋捆好，一旦来日道路解封再开车运回

家。看着这么多的压货，心里有说不出的无奈！

反过来想想餐饮行业的老板，他们损失更

大。很多餐饮商家之前备货无法销售，大量

的食材过期。这么一想，心里也好过了些。

尽管已复产，但是战疫并没结束，我相信

春季阳气逐渐上升，病毒终究会消失，到时

约上三五知己结伴同行迎花开！

复工记
陈建辉

个体工商户

本版漫画 赵春青


